
进入美国的速度一样迅速”。三是启动建墙工程。美墨边境线长１９３３英里 （约

３１００公里），其中６５４英里 （约１０００公里）已建墙。特朗普希望动用约３３０亿美

元的巨资，在最需要的边境线上建一堵 “高大而美丽”的墙。第一段高墙的工程

始于２０１８年２月，地点在邻近加州圣迭戈以东１２０英里 （约１９３公里）的加利西

哥 （Ｃａｌｅｘｉｃｏ）。四是要求墨西哥控制移民流向美国。自２０１７年年初开始，来自中

美洲国家数以万计的男女老少经常性地成群结队，或步行，或搭乘交通工具，向美

国挺进。美国媒体称这一移民潮为 “移民大篷车”（ｃａｒａｖａｎ）。一方面，美国在其

边境线上布置大量的警察力量，严防中美洲移民进入美国；另一方面，美国要求墨

西哥采取有效措施，将这些人驱离美墨边境。由于不满墨西哥在移民问题上的

“不作为”，特朗普在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０日高调宣布，美国将从６月１０日起，对所有

墨西哥输美产品征收５％的关税，直到非法移民不再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而且，

他还扬言，这一关税还会逐步提高，直到非法移民问题得到解决。

毋庸置疑，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已经在拉美引起了巨大的不满，特朗普总

统在拉美的 “声望”快速下降，甚至教皇也对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表达了不

满，认为为了推动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应该建造桥梁，而非建造高墙。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对美国政治同样产生了负面影响。由于特朗

普总统与国会中的民主党议员无法就美墨边境线建墙的５０亿美元拨款达成一致意

见，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２日，美国政府被迫停止运转，多个政府部门的数十万工作人员

无法正常工作。这一 “关门”持续到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５日 （长达３５天），打破了克林

顿政府创造的 “关门”２１天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６日至１９９６年１月６日）的纪录。

移民与法国极右政党的崛起

彭姝


　　从１８世纪末期工业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曾经历两波以经济为目

的的移民浪潮：当时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法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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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劳动力不足，出生率又低，于是周边发展速度比较慢的国家的劳工便纷纷

流入法国，构成了法国的前两波移民浪潮。这些移民主要出自南欧的西班牙、意

大利、葡萄牙等国，个别来自中东欧地区。这些主要来自欧洲的移民没有对法国

造成很大的压力。

现在我们所说的法国移民主要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第三波移民浪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满目疮痍的法国在马歇尔计划框架下启动了经济重建进程，

重建需要大量劳动力，但是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了大量青壮年人口，同时

出生率依然很低，只能考虑从国外引入劳工 （当时政府预计要引进３１万劳动

力）。当时西欧各国普遍进入经济恢复期，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法国传统

的劳工输入国的选择余地多了起来，而且南欧自身的发展甚至吸引了大量在法劳

工回流，因此法国被迫从其他地方寻找劳工，并把眼光投向了前殖民地———非

洲，特别是以法语为官方语言的马格里布地区，最终从那里引进了大量穆斯林劳

工。所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法国移民的主要构成是穆斯林移民，换言之，即

穆斯林移民逐渐取代此前的欧洲移民，成为法国移民的主体。

穆斯林移民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宗教信仰和文化方面，与信仰天主教

的法国相差悬殊。法国移民的第二个特点是家庭团聚类移民比重大：到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法国在引进移民劳工的同时出台了一个政策，允许移民家属入境和移

民团聚，从此打开了移民家属入境法国的大门。统计数据表明，在１９７６—１９７８

年入境法国的非欧洲籍移民中，家庭团聚类移民的占比高达９５％。家庭团聚类

移民的增加大大改变了法国移民的结构：本来法国需要的是青壮年劳动力，结果

他们拖家带口地把老婆孩子都带来了，换言之，来了很多非劳动人口。此外，最

初移民劳工是客居法国，赚点钱就返回原籍，过一段时间再来工作，像候鸟一样

在故乡和法国之间往返。但家属来了之后，客居就变成了定居，其结果是，移民

后代的数量逐步超过移民，目前已经占到法国总人口的１１％，使法国成为欧盟

内移民后代人口占比最高的国家，而且他们有一显著特点就是高度年轻化，４０％

的人口不到３５岁。

法国移民的上述特点给法国社会带来了一些问题，其中主要是融入困难，甚

至融入失败。原因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第一是文化和宗教因素。穆斯林移民在宗

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上跟天主教法国有很大差异，导致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水土不服”。比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法国社会党执政时放宽了对宗教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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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成立穆斯林团体、修建清真寺，导致穆斯林团体数量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增

长，清真寺的数量也呈几何级数增加，使原本默默无闻的穆斯林移民群体的可见

性大大增强，并引发了本土民众的恐惧。还有比较著名的穆斯林头巾事件，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末，巴黎郊区一所学校的三名穆斯林女生戴着穆斯林头巾去上学，

学校认为她们违反了 “政教分离”原则，勒令退学。尽管后来法院做出裁决下

令撤销校方的规定，但该事件还是持续发酵，最终法国政府在２００４年出台法律，

禁止在公立学校穿戴 “具有明显宗教标识的服饰”。后来不仅不许学生戴头巾到

学校，甚至家长和保姆在接送孩子上下学的路上也不能佩戴具有宗教标识的服

饰、饰品。凡此种种，使穆斯林移民问题在文化层面逐渐发酵，加剧了该群体和

法国主流社会的互不信任乃至对立。融入困难的第二个因素是经济。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出于经济重建目的引入的劳工主要在建筑、纺织、皮革、机械、钢铁、

采矿等部门就业，没有多少技术和学历要求。然而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法国在

全球化进程中开始调整经济结构，传统行业日渐式微甚至关停，造成了非常严重

的结构性失业问题，移民成为结构性失业的主体。他们学历低、技能差，加之得

不到及时的再培训，因此也难有机会再就业。统计表明，在经济结构调整时期，

移民的失业率大大高于本土法国人。在有些地方，例如东北部的法国传统工业基

地，移民失业率甚至高达５０％—６０％。移民一人失去经济来源，往往导致全家

陷入贫困，下一代也难以改善，陷入恶性循环，这是融入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三和法国政府的安置方式有关。当年法国政府引进移民劳工后，在大城市的周

边、郊区建立了一些临时性的工棚予以安置。移民家属到来后，政府在郊区建了

廉租房安置，致使移民在郊区自成一体，和主流社会相隔离，在经济、就学、就

业等方面的条件都无法和主流社会相提并论。第四是法国对待移民的政策。法国

是不大承认多元文化的，对外来移民施行的是 “共和同化”，即 “法国化”政

策。凡是进入法国的移民都要放弃自己的宗教和语言信仰，融入法兰西大熔炉

中。这个传统可追溯至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法国正处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

程中，革命政府认为多元文化蕴含着分裂国家的危险，所以拒绝承认文化和语言

的多样性。大革命还强调人人平等，反对按照宗教、语言、族裔等标准把人划成

少数族裔和多数族裔。基于这两方面因素，自大革命以来，法国在移民问题上始

终奉行 “同化”政策。该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对主要来自欧洲的移民还

是奏效的，因为欧洲移民和法国基本上是同样的宗教信仰，语言差别也不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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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面对宗教信仰差异悬殊的穆斯林移民就不奏效了，很难同化，进而导致了移民

的融入困难乃至失败。

移民融入法国社会失败带来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是身份认同危机。特别是移

民后代，法国的移民后代已经占到总人口的１１％，且高度年轻化，他们生在法

国、长在法国，学着法语，读着 “我们的祖先是高卢人”的课本长大，但是不

少本土法国人不认同他们的法国人身份，说他们只是 “身份证上的法国人”，和

法国人不同心不同德，对他们对法国的忠诚度表示怀疑。二是移民对主流社会的

疏离和对抗。身份认同危机使一部分移民青少年走上了社会的对立面，例如，从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一些原来并不积极践行宗教活动的移民青少年开始通过拒

绝在学校食堂用餐、频繁去清真寺做礼拜等方式来特别强调其宗教属性和认同，

以示对主流社会的不满和对抗。个别人甚至受到伊斯兰极端势力的诱惑，变成激

进分子，并出现暴力化倾向，引起主流社会的不安和警惕，进而致使移民和主流

社会之间的裂痕日益加大。

移民及其引发的种种问题是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国民阵线”崛起和勃

兴的主要推动力。在２０１９年的欧洲议会选举期间，法国有关机构做过一个 “哪

些因素影响投票”的问卷调查，其中排名第一的是购买力，排名第二的就是

“移民”问题。国民阵线就是通过拿移民问题大做文章来吸引选民的，它的主要

议题有四个：一是经济安全。宣扬移民抢了法国人的饭碗。这其实是个伪命题，

实际上移民的失业率远高于本土法国人，特别是移民从事的基本上都是脏乱差、

本土法国人不愿意从事的职业，迄今法国在这些行业依然缺人，每年都要为此引

进一两万移民。二是文化安全。宣扬法国在文化身份上受到了穆斯林移民的严重

威胁，法兰西行将伊斯兰化，成为 “法兰西斯坦”，穆斯林将消解和颠覆西方文

明。相比较经济安全，文化安全问题更让法国人担心，这实际上是对移民的感知

问题，事实并没有那么可怕，但通过国民阵线的不实宣扬，人们觉得这个问题很

可怕。三是治安问题。移民聚居区的治安问题确实严峻，不容忽视。四是搭福利

便车。法国的福利制度是非常慷慨的，特别是有着慷慨的家庭政策，孩子从出生

起直到上大学，会得到国家的各种补贴，且孩子数量越多，补贴越多。然而本土

法国人的生育率不高，相比较而言，移民的生育率较高，特别是有些穆斯林移民

奉行一夫多妻制，有不止一个老婆和一大群孩子，所以被国民阵线指责为抢法国

人的福利。近些年，法国经济形势不好，政府债台高筑，便开始削减福利，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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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原来普惠性，即面向全体居民的家庭津贴改成了 “家计调查”型，即只面向一

定收入水平之下的居民。国民阵线刻意夸大了这些话题，宣扬钱之所以不够花，是

因为被生很多孩子的穆斯林移民领走了，挑起法国人对穆斯林移民的不满。

近些年，国民阵线一直呈上升之势，２０１７年总统选举进入第二轮投票取得

佳绩后，２０１８年更名为国民联盟，并在２０１９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上战胜了执政

党。分析表明，国民阵线的选民大致是同时位于两个 “边缘”地带的群体，一

是地理位置上边缘，即生活在远离经济发达的城市中心地带的郊区或乡下；二是

在社会地位上边缘或相对边缘，或相比此前有所下降。这些人基本上是在全球化

中利益受损的群体，因此易受到拿 “全球化”和 “移民”问题说事的国民阵线

的吸引。如２０１５年的大区选举结果表明，国民阵线得票率最高的地区，一是法

国东北部的老工业基地，这些地方在全球化浪潮中出现了大量的企业外迁或倒闭

现象，失业率高企；二是南部地中海沿岸地区，这是移民入境的主要地区，移民

在全体居民中的占比较高。不过２０１７年法国总统大选还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即

原本没有或鲜有移民的地区因为害怕移民进入也转去支持反移民的国民阵线。

从与极左政党的对比中也可以看出移民在国民阵线勃兴中的重要作用：由于

左翼在移民问题上普遍持有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立场，因此法国的极左政党在移民

问题上立场比较尴尬，既不能反对移民，否则便违背了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原则，

但放任移民入境的后果是移民跟本国的劳工阶层———左翼的群众基础———构成了

竞争 （至少后者是这么认为的，姑且不论真假），致使左翼失去了支持，所以极左

翼政党近两年在法国呈现出消退趋势。反之极右政党则堂而皇之、大张旗鼓地反对

移民，因此一路高歌猛进。此外移民问题还导致了法国政治的右倾：为和极右翼国

民阵线争夺选民，传统的中右政党出现了严重的极右化倾向，这值得警惕。

历史记忆、难民危机与德国政府的应对与挑战

孟　虹

　　２０１５年９月，德国开始卷入欧洲难民危机问题，当年德国接收的难民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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